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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 着 相 思 入 睡
我的父亲离开我们快100天了，他走的那么突然，突然在于短短的几个小时就离我们而去。虽然他因为手术，后又由于骨折在床上已经躺了一年，虽然我们深知他的疾病对他生命的威胁，但他乐观的精神淡化着我们的忧虑。虽然我们深知他在世的每一天都是我们和时间在赛跑，但他隐藏起无奈陪伴着我们，没有流露一丝悲观失望的心态。虽然我们早做好了最后的打算，一切他离去后的工作早做好安排，但他是在清醒的状态下，一分钟前还清楚的回答护士的问题，一分钟后便悄然合上双眼不再醒来。这样无言的告别似乎超出我们之前设想的各种离别方式。或许我们兄妹都在医疗行业工作，对生死的看法可能早已脱离亲情的羁绊，我们希望人活着不是生命的长度而是生命的优质度。之前我们曾担心父亲会不会后期因癌症的转移而活的痛苦，会不会因为疾病的延伸而影响活着的意义。而这样无痛的离去虽然超越了我们当时的承受，甚至内疚地以为他能扛过一个小小的呕吐，甚至责怪自己没有早送去医院几个小时，甚至后悔没有在医院阻止大夫做无用的检查而浪费了治疗的时间。但所有的这些内疚和后悔都无法换回亲人的离去时，我们只能安慰自己他的离去解脱了他的病痛，也解脱了我们的辛苦。
在父亲离世前，他天天在编写自己的影集自传，用生前所有一生中实物证件和照片来书写自己独特的传记，只可惜这份自传没有能顺利的完成。我在帮助父亲整理这些材料时才对他的一生有了真正的了解，通过替他整理这些相册让我对父亲有了新的认识，对他的尊敬也更增加了一份。虽然他离去了，但我不愿意让他这份心愿留下遗憾，因此用此文来为他的一生做个回顾。对我们大家庭的成员和后人有个交代，也算尽到儿女的责任。也作为我们今后回忆父亲时，拿出来看看这些珍贵的材料，可以亲临他的过去和感受他的存在。
我的父亲出生于江苏南京一个普通的家庭，他自幼热爱学习，生逢乱世，目睹家国不幸，促使他立志要为国家的强大而努力。1951年3月，他被国立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专科系录取，成为一名大学生，同年，在祖国亟需医学院在校学生参军的大背景下，在政府号召十万青年参军抗美援朝报效祖国的感召下，他毅然报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在校军人（军人证明书上的司令员是陈毅，政治委员是饶漱石，这些资料原件在当今恐怕很难找寻）。






他虽然不是天资聪明的人，但却是勤奋刻苦的人，就是现在他掌握的医学知识可能比我们在岗的一些医生还要牢固。在他生病期间，很多医生的腹部叩诊和问询让他对现在医生的技能产生的很大的担忧。父亲于1953年9月至1954年9被留在北京公安部军医学校任教，但在当时支援各地建设的浪潮中，他被派到山西省从事医疗工作，并一直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山西，奉献给了事业。
我的父亲从五十年代来到山西，并成为太原市精神病医院建院的第一批医务人员，一直默默的在这个岗位上勤劳的工作。他不善于夸夸其谈，更不善于出头露面，只会踏踏实实的学习和工作，只会对病人报以仁慈之心，尽职尽责。这样的任劳任怨赢得了奖励无数。从1960年便被评为市科技先进工作者，1961年获市卫生先进工作者，并当选市人大代表，到后期1983年获省级五一劳动奖，晋升一级工资。2011年被国家公安部授予司法鉴定先进个人和集体。但他从不以这些头衔而骄傲，也不以这些功劳而自居，依然一辈子默默的做了一名普通的大夫。





















1970年10月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我们全家下放到交城县水峪贯公社西冶乡。当时是由于车辆已经无法前行，只能在这个地方停留下来。在当时的那种深山环境，缺医少药是再正常不过了，好在下放之前他参加过西学中的培训，会一些针灸和中医，因此在没有医疗设备的条件下，这些来之民间的简单有效的方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在当时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减轻了很多人的痛苦。我的父亲有一个极好的心态，从没有因为被分配到山沟沟而对社会有怨恨，也没有因为吃不到从小爱吃的大米还抱怨。在他看来能解救病人的疾苦可能是远远超过生活苦难的事。而且我父亲是一个极易与人相处的人，没有因为自己是一名城市来的医生就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反倒是对老乡倾尽热情的关心，因此那些老乡们也把他当做亲人和恩人。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方圆几十里只要有病人求救，不分白昼地背个医药箱翻山越岭去家里看病。即使今日，还有很多当地的老乡会登门看病。做为一名大夫，而且从小在大城市长大，但在那样的环境中依然和农民一样挑水，挑粪，种地，收土豆，在那些艰苦的岁月中，我想父母的生活是贫寒的，但精神却是富有的。
多年来他默默地工作在一线，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用一颗慈悲之心关爱病人，用一颗温暖之心关心身边的同事。他为人正直、胸怀坦荡、团结同志、热心助人，深受广大患者的尊重和好评。他不仰慕权势、不冷眼观人，往往在年轻人处于低谷的时候给与关心和鼓励，因此多年来始终有一大批人怀着感恩的心用实际行动来回报他的激励和提携。他不利欲熏心、不爱慕虚荣，他看过的病人上至省级领导，下至贫民百姓。对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病人，他完全是以一种博爱的精神在为他们诊疗。1971年4月调到交城县医院工作期间，曾经担任时任总理的华国锋母亲的治疗组长，但他也从没有以此捞取什么政治之本，反倒是亲近百姓，远离高官。即使在他最后生病的期间也不时有很多乡下的百姓登门找他看病，他从没有以身体为由拒之门外。甚至在他离去前一天还帮好几个病人把药买好。
他勤奋好学，喜欢专研，被多家相关的院校和医院聘为专家和兼职教授，一生发表论文无数，并在生前将自己所有的论文整理成论文集。






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老人，对生活充满了热忱，家里的一草一木都倾注了他的细心呵护。他爱集邮、弹琴、摄影、写作，他经历过的风风雨雨都被他以一颗细腻而深沉的心用文字或影像记录了下来。点点滴滴，弥足珍贵；他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对孩子们竭尽关怀，每个周末都会做一桌丰盛的饭菜迎接孩子们的归来，不仅在生活中给与关心，在经济上也给与帮助；他是一位自觉而自重的老人，万事亲力亲为，为他人着想。一朝病倒，常为自己给孩子们增加了负担而心怀歉意。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休息，宁可少喝水不起夜。甚至他的离去都似乎是选好了日子。周五上午离去，让亲朋好友利用周末来吊唁和进行善后处理，周一便可以正常工作，不去浪费任何人工作的时间。
父亲您离开我们快三个月了，您也没有托梦告诉我们您在天国过的可好？？您也没有告诉我们您离开的日子睡的可安心？我知道您最大的特点是喜欢睡觉，特别喜欢白天拉上窗帘去睡觉，我不知道您现在的世界是不是都是黑夜？如果是这样，是不是您还在沉睡中，是不是可以将一生的辛苦放下，不用担心任何事物的沉睡？
父亲您一人的世界过的可曾寂寞？不知道您是否吃的可好？你有一手极好的厨艺，不知道您离开我们是否还在惦记我们周末吃的丰盛？或许您在另外的世界也能施展您的厨艺为其他人做出各种美食？
父亲您是否在另一个维度又开始新的工作？我们知道您爱工作，所以给您烧去很多的处方，想必您又再为病人行医问药，减少疾苦，又再奉献您的仁爱之心。但我们更担心的是您的疾苦？是不是躯体的离去也会带走所有的疾病？是否灵魂的升华会诞生另一个涅槃重生的精灵？如果这样您生前的腿疼是不是再也不会困扰您的身体？如果这样我在每天睡觉前都会安心，不用担心您是否半夜会因为腿疼而惊醒。
我时常在您的房间游荡，仿佛在寻找您曾经的过往，我一直觉得您是远走他乡，而不是与我们作别不再相望。我时常告诫自己我不要眼泪也不要悲伤，我怕您知道我在哭泣而惊扰您远去步伐，我不想让您看到我的悲伤，我怕您因为我的悲伤在孟婆汤前犹豫不决，而遭受妖魔鬼怪的鞭挞。我想让您看到我开心的生活，我知道您最大的开心就是看到我们工作进步，生活富裕，身体健康，所以我不想沉浸于痛苦中，而是将对您的思念变成我生活更好的动力，把对您的思念和回忆拆成一段段碎片，让我在孤寂时，一片片去拾起，一点点去回味。我已习惯在每天临睡时在心里悄悄的与您对话，习惯每天回忆些您对我的好，对我的关爱，然后枕着这些相思安然入睡。
                                   您的女儿
                                    2016.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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